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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怎么能面对一个绑架人质的刑事犯爸爸

丁一棠继续说：“这所有的一切，你到现
在还想瞒着我呢！正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这
些，所以我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测：警方早
就把那段马路上的监控录像拿来仔细检查
过了，再加上他们原来已经掌握的有关材
料，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完全是有根据的。信
不信由你，反正我相信警方的解救抓捕方案
肯定是绝对正确的！”
“可是，张警官他们为什么不和天马山

当地的公安部门去联系，取得他们配合呢？
却非要我们两个去给他们带路不可？难道当
地的公安部门对天马山上的那两间木板工
棚从来都不曾了解过吗？”我还是继续问。
“这一点，我爸爸也提出来问过他们。据

警方说，他们哪会不和天马山当地的公安部
门取得联系。问题是，因为天马山一带原来留
下来的旧工棚到处都有，零零落落地分散在
各个荒僻的山间野地里，大概有十几处之多，
无法确定那两间拍摄过电影的木板工棚是在
哪里；再说，他们在采取行动以前，必须绝对
准确无误地锁定目标，一举成功而不许失败，
否则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他们就只能‘商请’
我们这两个‘义务志愿者’前去带路不可了。
现在你该完全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了吧？”
我不再做声了。因为我得老实承认，我心

头更加时时都挂念着周薇薇，挂念着她现在
的处境。这样一个又文雅、又有教养的正派
女孩子，突然遭到了那些匪徒的强行绑架，
真不知道她现在已经处于怎样的危险境地？
是不是已经受到了绑匪的凌辱和虐待？绑匪
是不是已经给她爸爸妈妈打过了索要赎金
的电话？再说，等到警方向绑匪发动解救袭
击的时候，绑匪会不会伤害了她，甚至残忍
地杀害了她？这种种，都使我一想起来就浑
身都像火烧一样……

此外，我还忘不了我的吸毒鬼爸爸———
事情已经明摆着，警方准备抓捕的对象中，
必然也包括我那个不走正道的吸毒鬼爸爸。

他的行为不是太令人无法忍受了
吗，竟会伙同别的坏人干出绑架人
质的犯罪勾当来，而且绑架的还是
他儿子的女同学和女朋友！

是啊，我真的不想再和丁一棠
多说什么了，生怕丁一棠提起我的
爸爸。只要丁一棠说到我的爸爸就

是其中的一个绑匪，这叫我还能怎么和他交
谈下去呢？不过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警方这
样信任我，我怎么能不和警方密切配合呢！
大义灭亲，自古就有，古人能够做到，我这个
现代文明人当然更加应该做到！尽管我不想
成为什么破案英雄，但我怎么能面对一个绑
架人质的刑事犯爸爸，而被骨肉亲情遮盖了
应有的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遮盖了我的道
德和良知呢！我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心理
上都做好了应有的准备。所以，当张警官出
现在门口向我们招手时，我立即精神昂扬地
和丁一棠一起大步向他走去……

警方的这支突击解救队大概由二十名
左右人员组成。负责指挥的是那位张警官，
主要人员有一小队约十来名带短枪的便衣
刑警，四名特警狙击手，一名谈判专家，一名
禁毒人员，两名医务人员，外加三名警车司
机兼联络员。此外，就是我和丁一棠这两名
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解救行动的“义务向
导”了。整个突击解救队分乘三辆警车。指挥
员张警官乘坐的是一辆小轿车，也许是因为
特别优待我们这两名“志愿者”的缘故吧，张
警官让我们都乘坐在他的指挥车后座上；其
余人员全都乘坐在前面的两辆面包车上。

张警官在出发以前让我们两个都换上
了高帮雨靴，说是为了防止在山上被蝮蛇咬
了；他还给了我们每人一只小手电，叮嘱我
们只能在必要时使用，并且尽可能对着地面
照射，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时间已在凌晨三点半刚过，马路上的行
人和车辆都特别难得地稀少。三辆警车很快
就上了高架，既不开亮警车灯，也没有鸣响
警笛器，悄悄地，火速地，直往天马山的方向
快速驶去。丁一棠的神态好像越来越兴奋
了，因为后座只坐着我们两个，他时时都歪
过头来在我耳边悄悄说话，说的都是无关紧
要的废话。我的心情却渐渐沉重了起来，老
是想念着周薇薇，还有我那个即将被抓去坐
牢或者遭击毙命的绑架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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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被茅台人亲切地称之为茅台河

古人称赤水河为大涉水，晋朝时称安乐
水，唐朝叫赤虺河。赤虺者，红蛇也。站在河岸
旁高高的山巅上俯视，赤水河犹如一条红色的
长蛇在跃动。特别是暴雨时节，河水呈深赤色，
更是壮观。明代诗人杨慎诗云：“此水奔流斯飞
溅，缚筏乘桴下蜀甸。”“虺”字的读音与“水”相
近，沿岸乡民就称之为赤水河。
赤水河滋养着三省几十个县 !""

万人民，其水量丰富，激浪冲天。自古
以来，赤水河都被沿岸的乡民利用这
水道分段通航。史志记载，清乾隆之
前，赤水河从茅台到四川的合江段，
大小险滩就有 #$%个。

由于交通不便，产自四川的井盐
运入贵州相当困难。造成盐价昂贵，
一斤盐可以换来重达 #&! 斤的一斗
大米。“斗米斤盐”之说。

由于“陆路运输，节节皆山，驼背
艰辛，脚费浩大”，疏通赤水河，就成了
沿岸乡民们多少代、多少年的梦想。

到了清乾隆 '"年，也就是 '$(&

年，贵州总督张广泗主持开修赤水河，
整治从仁怀厅城到茅台 &""多里的河
道。虽说限于当时的疏浚水平，没能做到全河
道的畅通无阻，但是行船已比之前大大改善。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茅台成为食盐的集

散之地，商贾往来频繁，逐渐成为赤水河上游
一处繁华热闹的集镇。
“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满眼盐船

正泊岸，此栏收点夕阳中。”“蜀盐走贵州，秦
商聚茅台。”古人留下的这些诗篇，形象地道
出了赤水河通船之后茅台的景象。
近 %""年来，赤水河都是用来做航行的。

这会儿，要用这几近褐红色的河水来酿酒。
只消拿起仁怀地图细细地看，就能发现

仁怀几乎一半的地域疆界是以赤水河的流
向、蜿蜒连绵为界的。用今天的地名来说，赤
水河从仁怀市南龙井乡新辽村小河村民组地
域入境，到茅台镇的 &"公里河段，除却挨近
茅台镇的 &公里水域而外，其余都是与四川
省分野的界河。这一段由西向东的河谷，具有
滩恶、谷险、溪流湍急、植被完好、风貌古朴原
始的特色。再用重笔画出这段界河线来，令人
愕然的情形出现了，赤水河在茅台前后数十
公里的流线，恰似一个丰满而又肥硕的乳房；

而茅台镇所在的那个圆点，犹如那挺拔的乳
头。更令人惊讶的事也在提取赤水河水酿酒
时出现了。
人们习以为常的透过两岸紫红色土壤流

入河谷的混浊的赤水，在那挺拔的“乳头”处，
也就是在茅台峡谷至猪旺沱之间上下十多公
里的河面上，提取上来的水都是清澈碧澄的！

用这一段河水酿造出来的酒，
经酒师们的一再品尝、检验，竟然同
用井花水酿出来的酒毫无异处，质
量丝毫不受影响。

从那以后，赤水河流经茅台前
后的这一截水面，就被茅台人亲切
地称之为茅台河。而把茅台河称之
为母亲河、美酒河的，其真正的缘
由，也是在这里。

据近现代水文资料记载，赤水
河每年呈现一定量红色的时间，约
在三分之二左右。其余的三分之一
时间，恰巧就从每年的秋末延续到
来年的春初。在这跨越秋、冬、春三
季的时间段里，赤水河的水质无色
透明，无异味，舀起来直接喝上一
口，微甜爽口，煮来泡茶，不起浮沫。

而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茅台人，还发
现，即使到了多雨的季节，赤水河流经茅台镇
团转的水面，波翻浪涌，水流明显地湍急得
多，可那水仍是清澄碧亮的。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同茅台峡谷得

天独厚的小环境有关系了。包围着茅台峡谷
的，有被称作湖区画廊的盐津河。发源于中枢
镇水塘区石坑坝的盐津河，曾经是古人运盐
的重要津梁，故名盐津河。这条河的河谷深
切，夹岸巨岭连绵，峭壁直立，紧紧束住了水
流。而那从东往西奔流的河水，像一匹抖开的
绵缎，把沿岸无数珍珠般的景观，串联在了一
起。河谷岸上危岩峭壁中的斜坡上，林木葱
茂，四季常青，远远望去，浓重的绿茵一层又
一层，如同悬挂在岩壁之间的一幅幅丹青。山
坡上野生的黄荆、牛奶渍、炒米柴、刺梨、红
字，枸树、松柏、栎树、芦苇、山花、野草等原生
植物，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浓荫。设想一下，从
天而降的雨水透过这层层浓荫，已经过了天
然的过滤，遂而雨水形成的山水，又同隐伏于
群山之间的泉水、小溪、飞瀑汇聚在一起，在
山山岭岭上沿着坡势，流向赤水河。


